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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雨飘过青瓦，打湿垂落的柳丝，
晕开千年诗词里的清明。

晚唐的风裹挟着雨雾，杜牧踽踽
独行在陌上，一句“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便将这个节日的清
愁与怅惘，刻在了代代中国人的记忆
里，接着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
遥指杏花村”，所呈现的画面，恰似一
幅浸润着烟雨的水墨长卷，抬眼是迷
蒙春色，低眉是心底沉郁，每一个字都
沾着潮湿的心事。

关于清明的诗词佳作有很多，无
数文人墨客执笔挥毫，将追思、欢悦、
惆怅与哲思，都揉进了这春和景明又
清寂的时节里。

春风拂过，吹来了韩翃笔下“春城
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的盛
景，也揭开了清明背后的千年习俗与
历史渊源。清明既是二十四节气之
一，又是承载着人文情怀的传统节日，
节气的自然节律与节日的人文仪式，
在此完美交融。

《淮南子》有云：“加十五日指乙，
则清明风至，音比仲吕。”春分过后十
五天，清风拂面，万物皆显清净明洁，
这便是“清明”之名的由来。

而清明的诸多习俗，大多与寒食
节紧密相连。寒食通常在清明前两
日，节日绵延三日，到了唐代，便与清
明融为一体，成为清明最具代表性的
节俗。

韩翃在《寒食》中写道：“日暮汉宫
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诗中的“汉
宫”暗喻盛唐，暮色之中，宫廷的蜡烛
次第传递，袅袅轻烟飘进权贵之家。

同样写寒食，杜甫的《一百五日夜
对月》多了几分悲戚。冬至后一百零
五天便是寒食，诗题中的“一百五日”，
便是由此而来。“无家对寒食，有泪如
金波”，一句泣血倾诉，将战乱流离中
的孤独与思念，倾泻得淋漓尽致，颔联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更成为咏

月诗中的千古名句。
白居易的《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

州》，将节俗与离愁相融。“留饧和冷
粥，出火煮新茶”，寒食禁火的冷寂与
清明改火的新暖形成对比，而友人被
贬的悲凉，更让这份清明添了几分萧
瑟，“南迁更何处，此地已天涯”，道尽
了生离的无奈与怅惘。

清明最核心的仪式，当属扫墓祭
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记载：

“寒食第三节，即清明日矣。凡新坟皆
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每到清
明，人们携着酒食、纸钱，奔赴郊野荒
冢，在墓碑前躬身行礼，将对逝者的思
念，化作一句句轻声的絮语。

古代诗词中，直接描摹扫墓场景
的作品不多，却每一首都动人心弦。
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便是其中
的佼佼者。“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
寒食谁家哭。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
累累春草绿。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
死生别离处。冥冥重泉哭不闻，萧萧
暮雨人归去。”这份阴阳相隔的悲
凉，被白居易写得入木三分，读来令
人肝肠寸断。

在缅怀逝者的同时，人们循着春的
足迹，走进郊野，在柳绿桃红中，感受自
然的生机与生命的欢愉，这便是清明独
有的平衡，悲而不伤，积极向上。

《东京梦华录》中，便细致描摹了
北宋汴京清明踏青的盛景。“缓入都
门，斜阳御柳；醉归院落，明月梨花”，

寥寥数语，便将北宋时清明的热闹与
雅致，勾勒得栩栩如生。

孙绰的《三月三日诗》，描摹了上
巳节的春日盛景：“嘉卉萋萋，温风暖
暖。言涤长濑，聊以游衍。缥萍渶流，
绿柳阴坂。”萋萋芳草，暖暖春风，浮萍
逐水，绿柳遮阴，春日的生机与雅趣，
跃然纸上。

王维的《寒食城东即事》，便将春日
的灵动与游人的欢悦，写得淋漓尽致，

“清溪一道穿桃李，演漾绿蒲涵白芷。
溪上人家凡几家，落花半落东流水。蹴
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少年
分日作遨游，不用清明兼上巳。”

宋代的清明，更添几分繁华。欧
阳修的《采桑子·清明上巳西湖好》，便
描摹了西湖边的踏青盛景：“清明上巳
西湖好，满目繁华。争道谁家。绿柳
朱轮走钿车。”西湖之上，满目繁华，游
人如织，朱轮钿车穿梭在绿柳之间，热
闹非凡。

柳永的《木兰花慢·拆桐花烂漫》，
则勾勒出一幅清明踏青的全景图，“拆
桐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正艳杏烧
林，缃桃绣野，芳景如屏。倾城，尽寻
胜去，骤雕鞍绀幰出郊坰。风暖繁弦
脆管，万家竞奏新声。”桐花烂漫，疏雨
初歇，艳杏似火，缃桃如绣。倾城之人
争相出城寻胜，繁弦脆管，欢声笑语，
将春日的欢悦，推向极致。

李清照的《点绛唇》，则蕴含少女
的灵动：“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

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荡完秋
千的少女，慵懒地整理衣袖，晨露浓
重，花枝清瘦，薄汗浸湿衣衫，将清明
时节少女的娇憨与灵动，描摹得惟妙
惟肖。

崔护的《题都城南庄》写道：“去年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
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清明
之日，崔护独游城南，偶遇倚桃而立的
女子，人面与桃花相映，惊艳了整个春
日。来年清明，他再度寻访，佳人踪迹
难寻，唯有桃花依旧在春风中绽放，物
是人非的怅惘，穿越千年，依旧能扣人
心弦。

宋词之中，吴文英的《风入松》，将
清明的思念写得缠绵悱恻。“听风听雨
过清明，愁草瘗花铭”，清明时节，风雨
交加，词人对着落花，写下悼念的铭
文，心底的愁绪，如风雨般绵长。

乱世之中，清明的悲感更添几分
沉重。明代高启的《送陈秀才还沙上
省墓》，便写尽了战乱后的清明悲
凉：“满衣血泪与尘埃，乱后还乡亦
可哀。风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
孙来？”

并非所有清明诗词，都浸透着悲
戚。在物候更新、岁时迭转的清明，也
有文人墨客于春光之中，生出超旷的
人生态度，参悟时空的真谛，将悲戚化
为从容，将怅惘化为豁达。

苏轼的《望江南·超然台作》，便是
其中的典范。“春未老，风细柳斜斜。试
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
暗千家。寒食后，酒醒却咨嗟。休对故
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
华。”与超然台“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
于物之外也”的理念完美契合。

清明是节气与节日的融合体，其
文化内涵在诗词中得以传承与延续。

诗词里的清明
□刘浩军

“映山红花满山坡，达斡尔姑娘爱
唱歌，歌声一代传一代，嘹亮的歌声震
山河……”这首脍炙人口的达斡尔族民
歌，如同一朵朵迎风怒放的映山红，在
呼伦贝尔的莽莽山林间传唱。歌声里，
藏着达斡尔族儿女对故土的缱绻眷恋，
更流淌着各族同胞在这片热土上守望
相助的脉脉温情。当嘹亮的歌声漫过
大兴安岭的林海松涛，鄂伦春猎人的马
蹄踩着节拍踏歌而来，鄂温克族驯鹿的
铜铃与之清脆和鸣，蒙古族牧民的长调
随风悠悠传唱，朝鲜族的长鼓也应声咚
咚作响。漫山遍野的灼灼红花，就这样
成了民族团结最美的见证者。

映山红，学名兴安杜鹃，别名达子
香，在呼伦贝尔的多民族语境里，它有
着最亲切的多元称谓。达斡尔语唤作

“南尼格”，意为“春日第一抹红”，是寒
冬褪去后大地苏醒的信使；朝鲜族称其

“金达莱”，承载着坚贞不屈与生生不息
的希望；蒙古族牧民叫它“乌兰其其
格”，那簇簇火红，恰似燃烧的篝火，温
暖着苍茫大地。它虽是灌木，却有着乔
木般坚韧不拔的生命力，既是呼伦贝尔
市的市花，也是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
旗的旗花。从大兴安岭的道道山梁到
条条沟壑，都有它扎根生长的身影。在
东南部的浅山区，它们成片依偎在山崖
缓坡或背阴之处。而在那曾遭大火灼
烧的原始森林里，映山红以次生林的姿
态顽强挺立，用如火繁花抚平大地的创
伤。这恰如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历经风
雨却始终守望相助的品格——无论遭
遇何种磨难，总能心手相牵，在废墟之
上绽放新的希望。

每年 3 月末至 5 月初，呼伦贝尔
的残雪尚未完全消融，映山红便迫不
及待地绽满枝头。它们是心急的报
春使者，攒足了一冬的力量，在光秃
秃的枝丫上缀满花苞，从星星点点的
淡粉，渐渐晕染成烈烈火红，漫山遍
野铺展开来。远远望去，紫红色的花
潮顺着山势起伏涌动，宛如天边倾泻
而下的云霞，将苍茫山林染成一片热
烈的红。近观时，每一朵花都饱满鲜
亮，五片花瓣层层叠叠，带着雪水浸
润后的晶莹剔透，纤细的花蕊在寒风
中轻轻颤动，却不见半分娇弱。山风
掠过，花海翻涌，暗香浮动。那香气，
不似牡丹的浓烈馥郁，也不似茉莉的
清甜淡雅，而是带着山林特有的清冽
与醇厚，深吸一口，便沁人心脾。此
刻的呼伦贝尔，仿佛被大自然打翻了

调色盘，白雪、红山、蓝天、碧水相映
成趣，构成一幅壮美的春日画卷，吸
引着人们走出家门，踏春赏花，共赴
一场与春天的浪漫约会。

在呼伦贝尔，有很多以“杜鹃”命
名的地名，皆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的历史印记。扎兰屯的杜鹃坡与杜鹃
岭，被大兴安岭的宽厚臂膀阻隔了寒
流，气候温润，是映山红最早绽放的地
方。百年之前，这里曾是鄂温克族的
狩猎地。后来，随着游猎的鄂伦春族、

“闯关东”的汉族、从齐齐哈尔北迁的
达斡尔族等各民族兄弟姐妹纷至沓

来，大家在这片山坡上开
垦耕种、定居生息。每到
花开时节，各族群众的歌
声与笑声在山谷间久久回
荡，谱写着和谐共生的动
人乐章。

扎兰屯的映山红，有
着“先花后叶”的奇特景
致。当小草还未返青、柳
枝尚未抽芽，漫山遍野的
花朵已傲然绽放。待花谢
之后，嫩绿的叶片才缓缓
舒展，真应了那句“花不见
叶，叶不见花。”有诗云：

“杜鹃花开如泣血，花落尘
埃始成泥。至此嫩叶方吐
绿，恩断情绝不相见。”可
在呼伦贝尔各族群众心
中，这花与叶的“别离”，恰
是彼此守望的深情。花朵
用绽放装点春日的烂漫，
绿叶用浓荫庇护山林的葱
郁，虽不曾花叶同框，却始
终同心同向、各展所长。
这正如各族同胞，虽有着
不同的文化习俗、生活传
统，却始终坚守着“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信念，在
这片土地上共生共荣。更
奇妙的是，部分山坡的映
山红会在秋季再度绽放，
当地人说，这是花朵想念
叶子了，跨越季节也要赴
一场相见之约。就像各族
群众，无论相隔多远，总会
在节日里欢聚一堂，在困
难时守望相助，这份情谊，
跨越时空，历久弥坚。

根河的杜鹃谷，是我
国境内映山红最晚绽放的

地方。这里曾遭遇过严重的雷击火，
大片原始森林在烈焰中化为焦炭，黑
灰覆盖了山川，一度让人看不到生
机。可就在大火后的第二年春天，焦
黑的土地上竟冒出了嫩绿的杜鹃枝
芽，它们顶着料峭寒风，在绝境中顽强
生长。几十年过去，这里已然形成连
片的杜鹃花海。每年 5月中下旬，当
其他地方的映山红渐渐凋零，杜鹃谷
的花朵却肆意绽放，火红的花海与黑
色的焦炭形成强烈对比，诉说着生命
的奇迹与坚韧。当地人说，映山红是

“团结花”。当年大火过后，鄂温克族

猎民放下猎枪，与林业工人一同上山
植树育苗、浇灌幼苗，各族群众纷纷捐
钱捐物用于重建家园。就像映山红在
焦土中抱团生长一样，大家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才让这片山林重焕生
机。如今，每到花开时节，大家都会结
伴来到杜鹃谷，缅怀那段共克时艰的
岁月，感恩彼此的扶持与陪伴。那簇
簇火红的映山红，已然成为民族团结
最鲜活的见证。

对于摄影爱好者而言，鄂伦春自
治旗诺敏镇的达尔滨罗，则是拍摄映
山红的绝佳之地。这里是火山遗址，
四方山巍峨耸立，神指峡峭壁嶙峋，火
山堰塞湖碧波荡漾。黑色的岩溶地貌
上，高大的乔木与艳丽的映山红相映
成趣，一步一景，皆是诗意。清晨时
分，薄雾缭绕在湖面，映山红的倒影在
水中轻轻摇曳，宛如人间仙境；阳光穿
透枝叶，洒在花瓣上，花朵晶莹剔透，
光彩夺目；傍晚的夕阳为花海镀上一
层金边，与远处的山峦构成一幅绝美
的油画。更令人惊喜的是，这里时常
能见到“雪压杜鹃花更娇”的奇景。春
雪飘飞间，枝头的映山红却已傲然绽
放，白雪覆盖在火红的花瓣上，红白相
映，愈发显得坚韧挺拔。鄂伦春族老
人说，映山红和杜鹃鸟是“共生的伙
伴”。每年花开时节，杜鹃鸟便会从南
方翩跹而来，在花丛中筑巢、鸣叫，那
清脆的叫声，恰似是在呼唤乡亲们前
来赏花。过去，鄂伦春族猎民在山林
中狩猎时，常会循着杜鹃鸟的叫声寻
找水源和食物；达斡尔族的放排人则
会根据映山红的分布判断山势走向。
各族人民在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中，积
累了彼此共享的生存智慧，也结下了
跨越民族的深厚情谊。

映山红开遍呼伦贝尔的山坡，也
开在各族群众的心中。它是达斡尔
族民歌里的深情眷恋，是朝鲜族同胞
眼中的希望之花，是蒙古族牧民心中
的火焰图腾，是鄂伦春族猎手守望的
家园，是鄂温克族驯鹿旁绽放的吉祥
之蕊。它用坚韧的生命力，见证着各
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的交往交流交融；
用火红的色彩，象征着民族团结的炽
热情感；用清甜的芬芳，传递着各民
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美
好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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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嘉耘

1

今夜我在乌拉特前旗
在黄河“几字弯”的顶端
在祖国的正北方
左手是饱蘸眷恋的包兰线
右手是包银高铁崭新的跨越

我的祝福越过阴山 贺兰山
越过黄河 越过黄土高原
抵达外滩钟楼微湿的檐角
抵达大雁塔鎏金的薄暮
抵达长城之巅与彩霞相接

而我站在黄河与阴山的拥抱处
让所有的心跳还原成此刻的速度
让所有的距离
换算成没有终点的思念
你回头的刹那
整个北方的雍容华贵
落在你的肩头

2

那年 你忽然回头
发梢扬起的北方之风
至今停在京包线上徘徊
那个穿校服的背影
用一昼夜的站立丈量着
青春与家乡之间的距离

那句未说出口的再见
像一枚书签停在那年的秋天
原来心与心之间是未开通的旅途
跨越高原与大海

一代人的速度与距离
一代人的守望与情怀
在牧歌悠扬的秋日
穿越山之巅 云之野
呼啸而至

3

整个北方正在提速——
草原提速 群山提速 黄河提速
所有的远方都在靠近
所有的奔赴
都让期待不再遥不可及

像山河湖海终于相拥
绵延草原之绿、沙地之黄、云朵之白
编织成连续不断的哈达
让祖国正北方同步全国的节奏

所有提速的本质
是让乡愁即时归来
是让幸福先于期许到达
让每座绿色宝藏不必
在漫长等待中风干

4

开怀 草原将绿色请柬
撒向更远的远方
起舞 草原捧着无数站台
像捧着露水充盈的银碗
欣喜 我们共享同一枚月亮
听自己心跳与祖国一起脉动
此刻 阿爸在奶茶的氤氲中
数着时刻表上似曾相识的地名

一朵云追上另一朵云
原来只需要一杯奶茶冷却的间隙
时空压缩后的月光
思念在奔跑
所有抵达都是出发
所有出发都是归来

5

叫醒铁轨深处悠扬的长调
叫醒莫尼山下温顺的云朵
叫醒大河腹地奔腾的脉动

祖国正北方的天空
正被千万里程叩响门扉
依次苏醒的美好与承诺
像刚出窑的青瓷碗
盛着八百里河套麦浪飘香

现在 终于可以
做一个被时光祝福的人
做一个播种快乐的人
承诺一场发往天际的邀约
再用一首诗的长度
丈量整个青春与归途
再以祖国正北方的辽阔
等一场不再迟到的相逢

在祖国的正北方，等你

浑善达克沙漠连向天际的地方，卧
着灰白色的盐湖。每到漫长的冬季，骆
驼就驮起我们沉甸甸的日子。我的童
年就深根在此，日日浸在这咸涩的盐湖
风沙与驼群混浊的喘息里。

每到寒冬，父亲就给骆驼的膝盖绑
上毛毡。骆驼特通人性，总是温顺地屈
膝卧倒，我趁机攀缘而上，跨坐在驼峰
之间。

骆驼迈着沉稳的步子在广袤的雪原
上前行，脑袋随着步伐摇摇晃晃，颈间挂
铃叮当响着，细碎不绝，又碎在风里。

父亲手里的缰绳低垂，末端系着褪
色的红布条，这红布条总在我眼前晃荡
跳跃，如同风雪中的火焰。有一天我终
究没能忍住，扯断了红布条。后来，这
条没有了红布条的缰绳，静静地躺在蒙
古包门框边上……

那年寒假，父亲骑着骆驼来学校接
我回盐湖边的家。我被厚重的衣物捆
扎成“茧”，被父亲抱着放在两个驼峰之
间的骑鞍上。

上午时分，风和日丽，但行至沙漠深
处时，突遇暴风雪，瞬间眉睫结满冰霜。

父亲弓背伏驼的背影，在风雨中时
隐时现。浑善达克沙海的尽头露着铁
锈红的脊线，每一道沙丘都像从冻土爬
起的巨兽。

风 沙 卷 着 雪 花 凝 成 翻 腾 的“ 幕
墙”。父亲猛然勒住缰绳，吼声在暴风
雪中撕成碎片，“趴下！”骆驼嘶鸣着轰
然跪地，父亲连忙给我披上厚厚的羊皮
袍。羊皮袍角在风中猎猎作响，父亲紧
紧抱着我。

天地沉入昏暗，暴雪微露缝隙。父
亲加鞭赶驼，突然他用手指向前方，暴
风雪深处，一点点暖黄色的光嵌在沙坑
底部，微弱如天地之间最后的心跳。

骆驼驮着我，用前额犁开狂舞的
“雪幔”，朝那有光的地方跋涉。接近那

半埋在雪中的蒙古包时，我已冻得全身
麻木。

暴风雪中，蒙古包的门猛地开启一
道缝，热浪裹着浓稠的气息扑面而来，
干牛粪在铁炉里烧出的焦煳暖意，铜壶
口喷出的奶茶香气，混作一团气雾，与
我们撞了满怀。

罕德玛额吉一把将我拽进光晕，粗
粝的双手不由分说脱掉我脚上的毡靴
毛袜，然后端来一盆软雪，使劲搓着我
那快要失去知觉的双脚，等缓过来一
点，直接把我的双脚塞进她那温厚的羊
皮袄襟里，这时恩和阿爸给我端来一碗
热茶，我的全身渐渐暖和起来。

我们在此歇脚，等待暴风雪过去。
暴风雪终于在晨曦抵达前消散。

喝过奶茶，我们翻上驼背，摆手告别，行
至沙坡顶再回首时，罕德玛额吉和恩和
阿爸仍然站在毡包前，向我们摆手。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翻越了最后一
个沙坡，远远望见灰白色的盐湖。

父亲突然勒住缰绳，指着远处说：
“看，那儿有一峰雄驼。”顺着父亲手指的
方向，我看到远处沙丘上有一峰黑褐色
雄驼，正狂暴地踏碎冰雪。隆冬正是雄
驼的发情期，这峰雄驼的主人示意我们
勿靠近。父亲攥紧缰绳低声说：“快走！”
驼铃与我的胸腔相撞，我怯怯地回头望
去，那峰雄驼已消失在雪原中。

傍晚时分，我们终于踏进了结冰的
盐湖。

很多年后，行至此地，无雪，彼时之
景恍然如梦。

故乡如那一截系着红布条的缰绳，
一端埋在霜雪下的土地，另一端，遥遥
缚住飘荡的游子之心。身负行囊时，耳
旁恍惚有驼铃轻响……

雪原驼铃雪原驼铃
□穆英


